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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下的报告
管燕草

! ! ! !党建事业已经成为吴泾镇
的亮丽名片，在党建的大旗
下，值得一说的事情有很多，
但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
“班长工程”队伍的建设。

共和村党总支书记陈军徕
原先是吴泾镇妇联主席，村民
们向她反映茶水炉影响环境的
问题，她立马反馈到镇人大等
部门，!" 个茶水炉很快得到
集中整治；英武村党总支书记
丁铖惠是个关心村民冷暖的有
心人，村民王军因故错过了动
迁分房，在丁铖惠的努力下，
终于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号里·共和邻里中心”在斗姆

村民组长王金宝建议下建成
了，并通过了区专家组的评
审；斗姆村党小组长王世林策
划成立了斗姆党小组志愿工作
室，村党总支帮助他设计了
“网格化”巡查和关爱独居老
人两个党员志愿服务项目，斗
姆党员志愿者巡查队成为了村
大联动工作站的一个延伸；宝
秀居委楼组长徐玉芬在小区平
改坡以及“美丽家园”建设
中，通过睦邻点向居民及时宣
传政策，获得绝大部分居民的
支持……
我们还认识了一位忙忙碌

碌奔波在小区里弄街镇的闻名

遐迩的志愿者———吴泾镇市民
巡访团团长、宝秀小区党支部
委员、原曹行永新小学 "#年
的校长、有 $"年党龄的陈永
莲同志。她坚持每周一次巡

访，坚持对“文明路口”进行
测评打分，坚持对各小区、菜
场、路段全面测评。五个小组
的检查情况、信息反馈、月度
汇总、现场对比照片等，陈永
莲胸有成竹，就是随时可供查

阅整理成册的测评记录人……
受社区事务服务中心委

托，陈永莲每个季度带领 #位
巡访员对该中心的工作、制
度、各个窗口的服务情况进行
明查暗访，检查情况以书面形
式交给服务中心作为评审依
据。她们被评为吴泾镇志愿者
五星级团队。党的群众路线实
践活动开始，她担任第三小组
副组长，深入到 %个居委开展
活动，做了大量工作，受到镇
党委和政府的表彰……
陈永莲还是吴泾镇“幸福

家园”老伙伴志愿者，“结对”
关爱 #位独居老人，隔天上门

嘘寒问暖；作为小区文艺团队、
腰鼓队队长，她自费为队员购买
连裤袜和丝巾等，让爱人自制了
$& 副竹板送给队员使用。敬老
院的慰问演出和每年的“金秋闵
行”文艺汇演中，一直活跃着她
们的身影……
一艘党建的红舟，载来了多

少令人动容的故事，踏浦江之
波，从吴泾出发，浩浩荡荡，一
路东去，唱响了我们这个伟大时
代的天空。

踢踏舞出

“泾之韵”，明
日介绍一支中

老年舞蹈队。

陈
村
照相馆

记陈忠实
陈 村

! ! ! ! !''% 年 ' 月，应贾平凹之邀，我
去西安参观《美文》杂志创刊五周年的
庆典。见到许多文友，瞻仰了黄帝陵、
兵马俑、法门寺等。在那里，第一次见
到陈忠实先生。

之前，我读过小说《白鹿原》。那
时轻浮的小说多，故弄玄虚的小说多，但
陈忠实写得结结实实。他敢将人物写得
那么多，时间写得那么长，加入多多的元
素，见血见命。尽管我也
当过一阵农民，跟他比，仅
是蜉蝣罢了。他是有根的，
写下一个民族的秘史。

从 《阿 ( 正传》 算
起，中国的现代小说已近百年，依然是
写农村写农民出经典，写城市不必说
了，连写小镇都差了口气。那些来自农
村或靠近农村的优秀作家，含辛茹苦，
少了哗众取宠之心，无少见多怪之萌。
话题回到西安，那次开会贾平凹是

主场，跟老贾说话较多，跟陈忠实并无多
语。记住他挺直的腰板，深深的皱纹。

后一次见到陈忠实在锦江饭店，
"&&)年 "月，中国作协参观团来南方，
我去看朋友，拍下他和责编修晓林说话
的照片。之后是同年 !!月的北京，中

国作协第七次代表大
会。陈忠实在主席台
上。休息时候我们到会
场外抽烟，我跟他互称
老陈。他说话即便是寒

暄，也很诚恳。
最后一次跟陈忠实相逢是在 "&!&

年 $月，盛大文学举办“全球写作 *+

大展”的颁奖会。他佩戴嘉宾的红花上
台给作者颁奖。我在台下拍他，在休息
室拍他。
这些天的晚上，太太在客厅看电视

连续剧《白鹿原》，直说好看。她漏看
的我在网上给她找来补上。这小说曾改

编成同名话剧、秦腔、舞
剧、电影。我看过话剧，
也好，沉甸甸的。为写这
些文字，我网上找看陈忠
实的采访录像和他人的评

论。我跟他没谈过跟创作有关的话题，
他谈写作，我都是看视频看报道才知道
的。他的话实实在在。写作对他是又快
乐又痛苦的工作。他将自己关在离西安
城十八里的乡村祖屋，一只小凳子一张
小圆桌，独守着一纸的人物，靠着面
条、雪茄和二两酒，一心一意创作。他
要自己不回避，撕开写，不作诱饵。他
的《白鹿原》用生命写成，要用来垫棺
作枕。小说写了四年，要是写砸了，他
准备去养鸡来挣钱养家。写作完成的那
个晚上，他打开所有的灯，录音机开到
最大声，播放秦腔。收到责任编辑的来
信盛赞并确认发表，他跳起来，跌在沙
发上，采访者指望他说一句深刻的哲
理，他说，想到的是不用养鸡了。

照片为 !""#年摄于西安

巢云诗钞（八） 汪涌豪

纽约法拉盛访昔日同窗二首
感君西去赋山居! 取次歌台总不如"

无奈霜侵翻旧梦! 一窗风雨半床书"

参商悬隔似凡尘! 半世栖迟幸有身"

且伴寒砧倾斗酒! 销摧眼底万壶春"

邱辛晔是我大学与研究生时的同学，上世纪 '&

年代赴美，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和罗格斯大学读了 $个
学位。那个年代，留学生活的艰苦是今天年轻人无法
想象的。但辛晔硬是靠着毅力，为自己争得了机会。
如今，他已是美东第一华埠、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图书
馆的副馆长。凭着对两国历史的深刻了解，他将图书
馆打造成了中美文化的交流中心，更是当地最著名的
中国文化传播中心。为此，他本人获得了国会议员颁
发的嘉奖令，"&!$年 !!月 !"日，还因此被命名为
“邱辛晔日”。由于时间匆忙，此次去纽约，我们只相
聚了一个晚上。但就像是快放的电影，我被裹挟着从
他经历过的岁月中呼啸而过，并与其相比，深感自己
人生的庸常。我勉强维持着表面的平静，心里的感动
无法言说。最让我欣慰的是，他在中国很优秀，在美
国还是。世人只关注中国向世界输出了多少廉价商
品，他们寡情了，中国向世界输出的是整整一代精
英。基于这样的感受，上述两诗因此主要不是写他，
它们的基点是我自己。

他乡偶遇四首
剧怜健骨老江干! 未识春来气正寒"

欲浣淄尘醒宿醉! 故求行潦不为难"

笙吹破闷晓河清! 古韵萦心起远情"

照眼平明花湿重! 敢教倦意上翚甍"

料因漂泊去无家! 争得书生一念差"

羡彼身轻歌永夜! 潇湘簟上梦簪花"

莫朝东内诉不平! 初月临床夜正明"

歌罢渡樽规院去! 一庭红雨和蛙鸣"

孙老先生是我在费城街头咖啡馆偶尔结识的。作
为第一代移民，八十多岁的他头童齿豁，一脸沧桑。
虽然，借着店堂的灯光，他的表情总体明朗，但一打
开话匣，可以感觉到有一种凝重与失落缠缚着他。他
说的自然是自己老大出国的艰苦，但在我看来，年龄
的关系，他半生铸就的世界观，早已注定了他与任何
新世界格格不入。我没想到的只是他对过往的执着。
中国的建筑与地方戏，江南老家的春雨与雨中的茉
莉，还有因种种人事纠葛，早早归心禅宗的人生趣味
……从他胸中一一溢出。他需要的只是听者。后来我
要赶火车了，他执意送我去车站。都说他乡遇故知，
素昧平生的两代人，借着共有的记忆，居然倾盖如
故，这让我有点感动。变动不居的是时代，飘萍浮藻
般流转的是人生。在这样的时代和人生这样的阶段，
借着雨中陌生的异乡，我们必然一见如故；我们就是
久违的故交，因此注定要自我放飞，感激歌呼。只
是，见他道别时一身的落寞，仿佛一回头都是叹息，
让我不禁重生感慨。或许他乡虽好，但山长水阔，有
时正不如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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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儿时，种过丝瓜养过
鸭。于是小小年纪，便学
会了做丝瓜蛋汤。做汤
前，去院子里摘两条鲜嫩
的丝瓜，去皮后，清水一
洗，切成条块。鸭蛋破壳
入碗，加点黄酒，拿筷子
一上一下，旋转搅打，蛋黄
和蛋清便均匀了。儿时和
同学金谷诗一起做汤，先
在锅里放点水，水沸后，将
丝瓜轻轻入锅，再沸后，
将碗里的鸭蛋，均匀地倒
进锅里，再撒少许
盐。三沸后，放点
香油，一道青是
青，黄是黄，清香
四溢的丝瓜蛋汤，
便可起锅了。于是
一人一碗饭，汤也
喝得精光。
丝瓜好吃也好

种。那种籽，从隔
年丝瓜筋里选大粒
的，黑黑的，饱满
的，先种在向阳温
暖潮湿的肥土里。
一星期后，丝瓜籽便会探
出泥土，扛着两片绿绿
的、圆圆的叶子，来到美
丽的世界，这就是丝瓜
秧。此时用小刀，掘秧
苗，便可随处移栽了。金
谷诗是教我栽种丝瓜的第
一人。“寂寥篱户入泉声，
不见山容亦自清。数日雨
晴青草长，丝瓜沿长瓦墙
生。”长大后，读宋人杜
北山 《咏丝瓜诗》，想起
儿时栽种丝瓜的情景，总
会记忆犹新。总会想起那
丝瓜无忧无虑，沿着瓦
墙、篱笆，青青翠翠往上
窜，看着它生机勃勃，攀
在树干柴垛上，风风光光
使劲长。没多久，绿叶中
的黄花，变成了细细长长
的翡翠条，散发迷人的清
香；总会想到那丝瓜鲜鲜
绿绿，长在棚下、篱旁，

三三两两排成行，看着它
接二连三，东边开花西边
结果，热热闹闹没个完。
这时候，满棚架的丝瓜，
好像是实实在在的丝瓜
筐，似乎摘也摘不完。
儿时的笑骂打闹，是

天真的也是调皮的；童年
的嬉戏玩耍，是活泼的也
是智慧的。记不起哪一
位，发现金谷诗的名字，
反读的谐音成了“丝瓜
筋”。于是越喊越响，至

今难忘。“丝瓜
筋”家的院子，紧
靠一座仓库，那高
高的围墙，使小院
成了独立的天地，
种满了花草蔬菜，
还养着两只会下蛋
的鸭子。那时便知
道了鸭是晚上下
蛋，鸡是白天下蛋
的小常识。有一年
夏日的午后，有个
老头抱着小女孩，
站在“丝瓜筋”家

门口要饭。那老头满脸皱
纹，背也驼了，女孩衣衫
褴褛，比我们矮一个头。
这时“丝瓜筋”正从家里
走出来，手里拿着两只鸭
蛋，递给小女孩，他的举
动让我好感动。长大后才
知道这是“爱的善举”。
其实，“丝瓜筋”的家并
不富裕，母亲早早去世，
父亲是退伍军人，家里还
有弟和妹。但“丝瓜筋”
是精明的。每年入秋后，
总有一两枝丝瓜藤，长得
特猛，爬得特高，经过烈
日暴晒，寒露煎熬，长成
六七十公分长的丝瓜筋，
高高挂在房顶、树梢和电
线杆上。成熟的老丝瓜，
是中药的一种药材。每年
冬天，他总会把摘来的丝
瓜筋，清理后，送到中药
房里去换钱。有一次，我
同他一起去，卖得钱后，
还买了一支红蓝铅笔送给
我，至今仍无法忘怀。

上世纪 )& 年代初，
“丝瓜筋”辍学在家，后
来便去支援边疆建设了。
那天，去看望母亲，与
“丝瓜筋”不期而遇。几
十年不曾相见，那瞬间的
感觉，宛如昨天一般清晰
可亲。那模样还是老模
样，只是白发皱纹多了；
那音调还是老音调，只是
话音语调重了。他说，这
次回来，拍一些旧居的照
片。如今赚了一点钱，在
江苏办了一所养老院，专
为支疆的孤独老人服务，
营造一个和美的养老天
地。他的话语很简洁，大
声嚷嚷，大声嬉笑，沉浸
在儿时的兴奋中。一切交
谈，只是回首往事，好像
“丝瓜筋”，清清爽爽，实

实在在，展现着有用的一
面；他的回答很温馨，充
满激情，充满爱心，回到
了儿时的欢笑里。一切倾
吐，依旧充满自信，就像
“解放牌”，明明白白，自
自在在，展示着耐用的一
面。
翠翠丝瓜人生情。有

了底气的金谷诗对我说：
“年轻时，闯自己的路，没
有怕，还敢搏，自己的青

春自做主”；
有了豪气的
“丝瓜筋”
对我讲：“年
老后，做喜
欢的事，从不悔，还敢
闯，自己的人生要点赞。”
那天在茶餐厅小聚，我们
特地点了一道“丝瓜蛋
汤”，望着青翠鲜嫩，清
香四溢的儿时名菜，开心
地笑开了。

品 !茗"

曹 兵

! ! ! !师兄送我一本书，是
陈茗屋先生亲笔签名的
《苦茗闲话》。陈先生是篆
刻界的前辈，他的作品，
我很喜欢。因此，在出差
的高铁上，我将《苦茗闲
话》品读了一番。

一如品茗，感慨良
多，收获良多。
如果说，我们这一代

人是幸运的，那么，陈先
生这一辈算是幸福的，尽
管经历的磨难不少。因为
现在，我们不仅可以看到
旧藏，还可以看到许多新
出土的碑刻、印章，加上
照相、印刷技术的进步，
可以说能达到体察入微的
程度。但是我们没有陈先
生这一辈幸福，因为他们
可以零距离接触经典，甚
至可以借回家去，细细琢
磨。如今，文物一旦进入
博物馆，那只能“远观而
不可亵玩焉”。上次去嘉
兴君匋艺术馆，经馆长同
意，才从库房请出了赵之
谦、黄牧甫、齐白石的几
方印章，放在丝绒衬垫的
木盒子内，平移至你面前，
通过转动木盒察看其四
面，手是绝对不可以碰上
去的。陈先生那个时代，
印章可能没有现在这么金
贵。记得有一次与符骥良
先生的儿子符海贤聊天，

讲到当年符老要做原打印
谱，就让儿子 （符海贤）
骑自行车到“钱家伯伯”
（钱君匋） 家里拿印章，
几十方印章装在篮子里，
绑在自行车后座上过渡到
符家。换成今天，可能要
动用运钞车押送了。
读陈先生的书，时不

时感觉汗颜。曾有一次，
一位同道问我，喜欢黄牧
甫吗？我说喜欢。问，什
么感觉？我说横平竖直，
挺劲光洁，白文粗犷，朱
文逼边。两人深以为然，
似乎懂得黄牧甫。而陈先
生读黄牧甫的作品，“初
学者看来，横来直去，像
煞木头戳子。等到看出些

名堂，辨出些滋味，大概也
过了几年甚至几十年了！
当然，也免不了有一辈子
还看不懂的。”陈先生读
巨来元朱文，弱冠时“觉
得粗细一样，一笔不断，
真了不起。等到看出并非
一般粗细，而且具有微妙
的变化，已经是很多年以
后了。至于懂得应该如何
变化，则只是近几年来刚
刚开始”。相比起来，吾
辈实属狂妄。通过阅读，
“红红脸、出出汗”，方能
“排排毒、治治病”。

如今，心灵鸡汤不再
那么时兴。究其原因，这种
鸡汤中只有道理，没有知
识，也就是说是鸡精调制

的，而非原生态的。陈先生
的《苦茗闲话》则是原生食
材，小火慢炖，原汁原味，
滋阴壮阳，十全大补。
曾读熊少云先生《黄

牧甫篆刻风格浅析》，其
结尾有这么一段话：“如
果将吴昌硕和黄牧甫的篆
刻艺术和成就及对后世的
影响作一比较，吴昌硕好
比一座摩天大厦，后人完
全有能力登上去“观光”，
但无法在其顶尖上再有新
的“作为”；黄牧甫好像是
一座天桥，既方便后人上
桥“观光”，又可使人们通
过这座桥到彼岸去探索和
实践印学新天地。”吾辈
后学，不可能如齐白石、
来楚生等大师继往开来，
也难以有陈茗屋先生那样
的参悟力、实践力。那就
做一个快乐的观光客吧。


